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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汪毅夫先生闽台民间信仰研究的特色

庄恒恺

（福建工程学院 人文学院，福建 福州 ３５０１１８）

摘要：民间信仰是汪毅夫先生学术研究的重要领域。通过考察他在这一领域的成果，可以发现其研

究的主要特色是：富有理论创见、运用多学科视角、注重现实关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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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期开始，汪毅夫先生的
治学重心逐渐由中国现代文学、台湾近代文学转

向闽台区域历史与文化。二十多年来，他共完成

了二百万多字的学术著作，在闽台地方史、闽台关

系史、地域人群、地方文献等诸多方面都取得了丰

硕的成果。民间信仰也是汪先生所重视的学术选

题，他在这一领域进行了持续的努力，受到学界的

瞩目。

汪毅夫先生关于闽台民间信仰研究的成果主

要有一本专著和十九篇论文。专著题为《客家民

间信仰》，先是作为“客家文化丛书”的一种由福

建教育出版社出版，后又由台湾水牛出版社在岛

内出版。论文包括：《论台湾民间信仰的普化现

象》《试论闽台傩文化的共同性》《略谈台湾民间

的冥婚之俗》《台湾民间巫术信仰丛谈》（以上收

入《台湾社会与文化》）；《随意随俗的走向与闽台

民间信仰的共同进步》《闽台民间的广泽尊王信

仰》《“船仔妈”与闽台海上的水神信仰》《闽台民

间的吕祖传说和吕祖信仰》《闽台雩祭丛谈》《金

门：自然灾害的历史记录与民间信仰的特异情

节》《南平樟湖集镇的民间信仰》（以上收入《中国

文化与闽台社会》）；《泉州民间的通远王信仰》

《“崇德报功”与妈祖信仰的双翼结构》《“闽人佞

鬼风俗”之分析》《签卜的文化观察》《傩：游戏与

舞蹈》（以上收入《闽台历史社会与民俗文化》）；

《流动的庙宇与闽台海上的水神信仰》《从福建方

志和笔记看民间信仰》（以上收入《闽台缘与闽南

风》）；《闽台冥婚旧俗之研究》（先后收入《闽台

地方史研究》和《闽台妇女史研究》）。此外，他在

与学界同行合著的《金门史稿》中辟有专章（第九

章）论述金门的民间信仰，在《窗口随想录》《台湾

竹枝词风物记》等论文中亦论及台湾现当代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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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所反映的民间信仰现象。

通过考察汪先生闽台民间信仰研究的成果，

可以发现，其学术研究的特色主要有以下三点。

一、富有理论创见

在研究闽台民间信仰时，汪毅夫先生重视对

民间信仰现象的论说，注意考察神癨的流变，这构

成了他研究工作的基础。但他又不局限于此，而

是深入追寻现象背后的本质，发掘闽台民间信仰

的特征，提出不同于前人和他人的创见。

首先，提出了民间信仰的“双翼结构”理论。

汪先生曾论：“从信民对神明的态度来考察，同严

格意义上的宗教相比照，我们可以看到民间信仰

的一个特点：一般说来，信民的主要期望乃在于

‘现世现报’和‘有求必应’（如所谓‘祈福赐福’

‘求子得子’‘有烧香有保佑’），而不在乎‘来生

幸福’或‘死后升入天堂’。常见有论者据此特点

认定民间信仰‘灵验本位’和实用实利的取向，对

民间信仰的道德取向却毫无认知”［１］６２。有鉴于

此，他通过对妈祖、广泽尊王等神癨升转过程的考

察，得出一个崭新的结论：“我们从闽台民间信仰

看到的信民造神、信神和祭神三个层面上的实际

情况是：信民并非仅仅对神明的灵验传说津津乐

道，对神明的美德亦念念不忘，甚至有意编造和编

排神明生前乃至死后的美德故事；信民并非仅仅

相信神明有实利实用的功效，还服膺‘人神共钦’

的美德和‘善有善报’的道理；信民祭神，并非尽

出于‘报其功’，间或也由于‘思其德’。”［１］６３在此

基础上，汪先生提出了“双翼结构”理论：“美德故

事与灵验传说、纪念性祭祀与诉求性祭祀、‘崇

德’与‘报功’构成了民间信仰的双翼结构。”［２］１７１

“双翼结构”的提出，既有理论意义，又有现实价

值。一方面，在中国传统社会，官方认为民间信仰

没有祭祀传统，常将其认定为淫祠、淫祀。“双翼

结构”理论的提出，为民间信仰信众的祭祀活动

找到了观念与行为之源头，使它接契中国古代社

会祭祀活动的本义———“崇德”与“报功”。另一

方面，由于历史的原因，民间信仰常被等同于迷

信，汪先生指出：“纪念性祭祀跟诉求性祭祀是有

区别的，不当将它视同迷信。”［１］７２这有利于挖掘

民间信仰中的积极因素，为认识和处理民间信仰

问题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此外，西方学者在

研究中国社会的民间信仰时，常过度强调其工具

性作用，而“双翼结构”对民间信仰中纪念性祭

祀、“美德故事”等道德取向的肯定，展现了学术

研究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

其次，对制度化的宗教与世俗化的民间信仰

二者关系进行了阐释。民间信仰具有世俗化的特

点，汪先生曾经指出：“民间信仰是世俗化的，因

而其‘神道设教’之种种说法和做法往往具有拟

人化和随意性的特点。”［２］１５６他并以《林宾日日

记》所记“主疹”之神“潘氏夫人”、近人陈砲修

《龙溪新志初稿》所记 “水仙姑”故事说明

之［２］１５６－１５７。与此相对的，是宗教在总体上具有制

度化的倾向。同时，汪先生也提出：“宗教制度

化、民间信仰世俗化的倾向是总体而言的倾向。

在某些具体个案上，宗教不免世俗化的倾向、民间

信仰亦有制度化的倾向。”［２］１５９例如，客家住区的

定光古佛，以其世俗化程度过限而成为民间信仰

的“俗佛”———“定光古佛是客家人为适应山区农

耕社会之种种需求（风调雨顺、水源充沛、劳力充

足、无灾无祸）而创造出来的不僧不俗、亦僧亦

俗、不佛不神、亦佛亦神的崇拜对象。”［３］１６２而保生

大帝信仰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逐渐接近和接受道

教的影响、逐渐趋于制度化［２］１６０－１６１。此外，汪先

生还注意到了其他类似现象，如《归化县志》《宁

化县志》《清流县志》所记寺观内神像、佛像和“亲

像”（祖先之像）杂陈、僧道合流、佛教世俗化等情

况［３］２－４；又如，在厦门南普陀寺放生池的碑文中

有“菩萨降鸾”之语［２］２４１－２４２，等等。因此，汪先生

认为：“世俗化同制度化异向而非逆向，两种倾向

可以发生交叉和互动。”［２］１６１这一认识具有深远的

现实意义。第一，在我国大部分地区，政府管理与

服务的对象主要还是五大宗教，对民间信仰的引

导与管理还在探索中。在现行政策没有改变的情

况下，如何发挥制度化宗教（特别是道教）的功

能，解决民间信仰管理中诸如登记等现实问题，满

足信众的信仰需要，值得解放思想，深入思考。第

二，从宗教生态的角度而言，民间信仰的世俗、本

土、功利等特性，满足了绝大部分中国人的信仰需

要，有利于平衡制度化宗教的发展。在民间信仰

发达的地区，少有制度化宗教过度膨胀的情况。

二、运用多学科视角

汪毅夫先生在《台湾社会与文化》《客家民间

信仰》两书中都曾谈及中文（国文）系（所）出身的

５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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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向史学界学者请益的必要性。其实，在文学

与历史两个学科之外，他在分析研究对象与阐述

观点时，还注意综合运用人类学、社会学等方法。

他在运用多学科视角研究闽台民间信仰的过程

中，展现了如下特点。

１．精于考证。毋庸讳言，在闽台民间信仰研
究领域，存在低水平重复的问题，突出表现在一些

研究者将传说当作史实，并且陈陈相因。汪先生

善于运用考据的方法，纠正了若干错误的说法，并

对一些民间信仰现象给出了自己的解释。试举数

例。例１，他利用《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确证了明
代叶向高的科年，揭穿了一则与九鲤湖鲤仙庙相

关的灵验传说［３］６９－７０。例２，他指出了闽台两位妇
婴保护神的异同：“和临水夫人一样，注生娘娘亦

是闽、台两地的妇婴保护神。但注生娘娘的‘诞

辰’是三月二十日，临水夫人的‘诞辰’为正月十

五日。近年常见有民俗学著作将两者混同为

一。”［４］７６例３，与福建内河水神势力（影响力）的
平面划分不同，在闽台海上诸神中，妈祖居于上

位。这是为何？汪先生解释道：“福建内河水神

势力（影响力）范围的划分有可以标识的自然物

为界。在闽台海上，四望唯水，茫无畔岸，水神的

势力或影响力所及，无法实现由此及彼的平面划

分，却易于形成自上而下的立体谱系。妈祖同水

上诸神的关系因河、海而异，其原因盖在于

此。”［２］１５０例４，“通远王”是宋代泉州最为灵著的
海神，但在元代以后默默无闻，地位完全被妈祖替

代。对于其中原因，汪先生认为：“通远王信仰之

兴与衰，其原因乃在于神明传说中的主要功能。

……其最被看重的功能乃在于祈风有应。……在

航海技术渐次发达，‘机船’、‘火轮’出现以后，通

远王最被看重的功能当然渐被看轻，通远王信仰

当然亦渐次式微矣。”［２］１５１－１５２诚然，这些问题都是

具体的，但学术的进步又的确需要这样点滴的工

作来推动。

２．重视田野调查。汪毅夫先生善于运用文化
人类学的方法，书斋和田野都是他治学的好所在。

早在闽西客家住区插队务农时，汪先生便开始进

行初步的田野工作。他曾记曰：“在将近六年的

农耕生活里，我有机会就近观察，从中体察客家文

化外在、内在之种种情形。那时，我开始了一些初

步的研究：采集口碑资料、查看墓葬碑刻、记录方

言词语，还曾就疑难问题写信向当时也在闽西客

家住区居住的蔡厚示先生请教。”［３］１６７汪先生在后

来进行闽台民间信仰研究时仍然重视田野调查。

例如，他先后五次到闽西客家住区，访得不少文字

和口碑材料［３］１６７，为写作《客家民间信仰》奠定了

基础。又如，他在南安等地做田野调查，访得了广

泽尊王郭忠福的民间口碑材料［５］１００，在《闽台民间

的广泽尊王信仰》一文的写作中有所体现。再

如，他１９９５年暑期在闽北做田野调查，后写成《南
平樟湖集镇的民间信仰》一文。这篇论文记录了

蛇王、临水夫人、齐天大圣等当地鲜活的民间信仰

现象，从中不难看出民间信仰的若干特点。例１，
“三圣尊王庙主祀陈公、卢公、铁公三神，陈公为

文神，卢公和铁公为武神，其中卢公并且是赌博之

神，赌徒常往求之。”［５］１５１赌徒求神，反映了民间信

仰的随意随俗与功利化。例２，“樟湖集镇四周田
苗间或有‘潘倪王’的象征物，砌石粗凿而成，状

若小屋。据当地居民报告，‘潘倪王’（当地居民

读如‘潘儿王’）为三个养蜂人，他们曾放蜂驱寇

而立功。在田亩间砌石祭祀，有纪念潘、倪、王三

人的意义，又有保护禾苗免受野兽践踏的功

用。”［５］１５２“潘倪王”由人而神的过程，说明了具有

美德传说的本土百姓，是民间信仰神癨的重要来

源。例３，“樟湖集镇各庙宇几乎都备有‘惊堂鼓’
（聚灵庵除备有‘惊堂鼓’外，还有‘惊堂钟’），香

客进得庙门，先击鼓五下（也有庙祝代击的做

法），焚香祭拜后退出，又击鼓五下。庙门之旁设

‘惊堂鼓’，击鼓升堂、击鼓退堂。这使得庙宇多

少有了官府衙门的威严。有的庙宇如福庆堂、进

兴宫还仿照官府衙门，延 ‘师爷’入 于 幕

中。”［５］１５４－１５５此处所记庙宇设置成官府衙门等情

形，反映了民间信仰对社会等级的模仿，是民间信

仰世俗化特征的重要体现。

３．注意边缘史料。汪先生曾言：“以边缘的
资料支撑边缘问题研究，思维之光照射着一片朦

胧的未知领域，必然催生出前沿的学术成

果。”［６］６３－６４以边缘资料进行研究是汪先生治学的

一贯风格。他研究闽台民间信仰的一篇重要论

文，题为《从福建方志和笔记看民间信仰》，从文

题即可看出他选择史料的眼光。在研究中，他特

别注意运用地方志、笔记小说、寺观宫庙志、宗教

碑铭、日记族谱等边缘史料解决学术问题。例如，

在西方汉学界，“淫祀”的定义不下１０种［７］４。汪

先生则利用福建现存最早的方志之一———南宋宝

６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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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溪志》，对“淫祀”下了简洁、准确的定义：

“（《仙溪志》）所记‘祠庙’均‘载在祀典’，‘其不

在祀典者不书’。质言之，‘祠庙’又有‘载在祀

典’与‘不在祀典’之分。‘不在祀典’的民间信仰

及其活动场所时或被视为 ‘淫祀’和 ‘淫

祠’。”［２］１６５－１６６又如，焚巫祈雨是古代农业社会的

常见现象，而汪先生通过考察方志和民间口碑材

料，找出了三例积薪危坐的雩祭［５］１３５－１３７，说明了

焚僧祈雨是焚巫祈雨在福建地区的变异形式。需

要指出的是，在注意边缘史料的同时，汪先生同样

重视古代经典文献和王朝典章制度，并且两相对

照，互相发明。

三、注重现实关照

民间信仰是具有现实性的学术问题。福建地

区自古有“好巫尚鬼”的传统，民间信仰十分发

达。改革开放以来，民间信仰更呈现出复兴的趋

势。据丁荷生的调查与估计，截止１９９２年，福建
全省重修的民间信仰场所达３万座，每个县都有
３００～１０００左右的民间信仰场所被修复［８］３－４。

２０多年过去了，现在的数据当远多于此。民间信
仰已成为民众生活的一部分，如何正确对待民间

信仰问题，关乎社会稳定。汪毅夫先生重视学术

研究的现实关照，对一些重要问题进行了论述。

１．关于民间信仰的有害因素与有益因素问
题。汪先生认为：“民间信仰的世俗化倾向及其

‘祀神的混乱’和‘神道设教’的拟人化和随意性

的特点并不足诟病。应该受到批评指摘的是它的

有害因素，是它的某些不正当的说法和做法，其有

益因素则不当牵累及之。”［２］１６３－１６４他以闽台两地

的“王爷”信仰为例。一方面，“王船祭”（俗称

“出海”、“送王船”等）包含了“贻祸于人”的可鄙

意念；另一方面，在台湾云林县的民间传说里，

“萧王爷”被赋予“解冤息仇”即社会调解的功能。

汪先生的结论是：“显然，我们不应当因为民间信

仰的有益因素而容忍民间信仰的有害因素……反

之，我们也不能因为民间信仰的有害因素而不容

民间信仰的有益因素。”［２］１６４－１６５

２．关于民间信仰的社会控制问题。汪先生考
察了宋代福建地方官员捣毁淫祠的四件个案，并

记：“自宋代以降，类似的事件不胜枚举。然而于

今视之，当年官方毁淫祠的动作仅收一时之

效。”［２］１６６－１６８他认为：“历史证明，没有尊重健康民

俗的前提和群众自愿的基础，不由群众自己来进

行，官方毁淫祠的动作往往归于徒劳。”［２］１６８

３．关于闽台民间信仰交流的问题。民间信仰
在海峡两岸民众交流中起着重要的纽带作用。汪

先生认为，应该利用民间信仰随意随俗的走向来

引导民间信仰，在更高水准上推动这种交流。他

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就曾指出：“近年来闽、台
两地在民间信仰层面上的交流呈现为频繁而广泛

的情形。我想，利用民间信仰随意随俗的走向来

引导闽、台民间信仰上于共同进步之路，这也应当

进入交流的节目表。”［５］９５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论述所及，只是汪先生闽

台民间信仰研究工作的一部分。他的研究，既有

宏观把握，又有微观考察，对于诸如闽台傩文化、

巫术信仰、雩祭等都有精辟之论。民间信仰研究

已经成为当今的学术热点，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学

者投身这一领域。汪先生著作中所蕴含的理论和

方法，无疑开辟了新的道路，值得学界同人借鉴，

值得后辈学子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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